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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庙产兴学政策方针与地方的运作
——以清末四川叙永厅为个案

徐 跃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叙永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2)初开始，按五成计算对境内58座寺观提拨庙产。提取

庙产虽然经过办学士绅议定，地方官的批准，实际上，与僧人议定的庙产提成是不大稳定的。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学堂学董要求把寺庙认提的田产提归学堂，佃户也转学堂投佃。在地方官的

干涉下，叙永厅部分租佃寺庙产业的佃户与各区劝学员或学堂的学董建立了新的租佃关系。光

绪三十三年(1906)劝学所设立，促进了地方新式教育的推行和发展，使乡村公立小学堂的数目迅

速增加，也带来经费筹措方面的难题。为了增加办学经费，学绅对寺院僧人隐匿、漏报和拖欠的

庙产进行了调查和清查。而僧人及各类庙会被迫分割出自己的资产以兴学，自未必积极。在这

种情况下，学董只能借助官府的权威，派差锁押、拘传僧人，迫使其补缴所应交之学款。结果，叙

永厅提拨庙产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地方官、办学绅员与僧人不断对抗和讼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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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改废科举、兴办学堂的教育改革进程

中，朝廷制定了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的政策方

针，在各地推行“官绅通力合作”的办学模式，以官

办学堂为“模范”，“倡率”绅民自办乡村公立小学

堂。由于地方经费严重不足，清政府鼓励各地利用

庙产、庙地，以及地方的迎神赛会等民间积累的公

产，为学堂筹措资金。庙、会产业成为各地办理新

教育的一项主要经费来源，通常称为“庙产兴学”。

这一活动的推行，涉及到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法

律等诸多面相。①

然而，“庙产兴学”活动在地方运作的具体情

形，详为论述者不多，以一个地方作相对深入细致

的个案分析者尤其少见。与此相类，既存关于清季

四川“新教育”的研究②，也相对忽视州县及基层乡

村的办学运作，而基层“庙产兴学”的活动更基本未

曾进人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迄今为止，学界就清末

庙产兴学运动本身的具体运作过程详为论述者不

多，以一个地方作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则至今尚未

见到。四川省宜宾市档案馆藏有叙永厅清末完整

的学务档案，其中有大量是关于清末该厅提拨庙产

兴学的记录。本文主要根据清末叙永厅劝学所档

案，再参考其他文献，具体探讨晚清庙产兴学在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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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厅这一较为闭塞的地区的运作情况。

一、叙永厅庙产兴学方案的制定

叙永厅有一千平方里的土地，一部分是无法开

垦和利用的贫瘠荒凉的山地，整体较贫穷，文化也

相对落后，③且在清末民初还是一个土匪经常出没

的场所。④该厅没有可航行运输的河流，仅有一条

通往滇、黔的驿道。马帮在驿路上往来贩运山货、

盐、鸦片等，维系着叙府、泸州与滇、黔地区的联系。

但这一地区在晚清提取庙产兴学上，并不输于其他

相对较为繁富的地区。

《叙永永宁厅县合志》的编撰者把“寺院”放在

“建置”一栏里。根据这部方志记载，该厅有佛寺

56座，道观仅2所，⑤佛教的势力远大于道教的势

力。根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各团保的调查造册，

该厅较为富有的几个古刹报国寺、观音寺、普照寺

收入均未上两百石，该地最有影响的普照寺也未超

过十名寺僧。⑥当地寺观经济收入以田租为主，但

该厅地处“由川赴滇、黔驿路”，从事山货、盐、鸦片

等贩运倒卖生意的人不少，养成该地积有资本的僧

人放贷的习惯。有的寺庙通过做法事获取一定的

收入，根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的记载：云山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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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屯落卜堡，离城五十里，林木幽深，佛像庄严，

旧藏有《华严经》八十一卷。每天旱民诣玉皇观诵

念祈雨辄应。”o由于祈求的应验，满足了民众的现

实需求，该寺捐赠的收入大于田租收入，寺庙的香

火、焚献、和尚的口食、衣单之费多源于每日诵经祈

报的民众随喜捐赠。⑧又如永清寺：“因潭水有石如

眠牛，故土人于此祷雨辄应。"⑨该寺仅有田租三十

石，寺僧三人，土人随喜的功德捐款是该寺稳定的

经济来源之一。⑩

叙永厅提拨庙产之议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叙

永永宁厅县合志》(民国)描写叙永厅清末庙产兴学

的情形云：

天子自西安回銮，诏下，自京师以至各行

省、府、厅、州、县。凡有书院，皆改为学堂，以

讲求新学。于是海内喁喁向风，筹款措赀，缔

构建立。而叙永、永宁地邻边陲，风气傣陋，鄙

儒小拘，尤守成法。适叙永同知熊济文来权郡

丞，知学堂不立，背违明诏，获戾滋重，聘生员

李维汉，委李继文、许鼎元等十人倡办。以费

无所出，维汉条议，遵照两湖张总督之洞《劝学

篇》中抽收庙租之例，济文允准。尚未抽办，随

移嘉定。同知周翔凤来，议定五层，通禀定案，

上宪报可。于是僧、道髡缁羽流辈，素以徒手

酣豢而坐享十方供数百年，一旦分其所有，事

滋不便，合词控于大府。大府以事关兴学，未

便偏徇，驳斥让责，词旨严厉。僧、道等啖维汉

以利，迫以威，百出其技，以相剔嬲。维汉、继

文坚不动。是秋，谈廷桢莅革，任以生、傅鸿枢

言袒僧、道，议欲减层，不果，旋以事去。嗣同

知蒋兆麟来，仍遵熊、周之法办理。

按文中所述，叙永厅提拨庙产之议始于光绪二

十八年，最初是同知熊济文聘生员李维汉以及李继

文、许鼎元等十人倡办，“以费无所出，维汉条议，遵

照两湖张总督之洞《劝学篇》中抽收庙租之例”(即

学七僧三)。熊氏同意，但尚未开始抽办他便调职。

新同知周翔凤则与士绅议定按五成抽收，“通禀定

案，上宪报可”。但是僧、道方面非常不满，一面上

告官府，一面收买李维汉等。后者虽不成功，前者

却缠讼甚久，又历经两任同知后，才确定“仍遵熊、

周之法办理”@。

文中庙产兴学的主持者李维汉即是《叙永永宁

厅县合志》的撰修者之一，故这段叙述不排除渗入

了他个人的主观意识，但档案所见基本情形略同。

在地方官与地方士绅共同议定了提拨庙产办理

新式学堂的方案后，叙永厅同知周翔凤与士绅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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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李继文、许鼎元、易启聪和收支局韦经等召集该

厅各镇团总调查各寺院庙产和会产、行市款项。随

后叙永厅同知周发出札饬各区保正、里长的晓谕：

奉旨饬各州县城乡兴设初等小学堂，一切

经费准由庙、会、斗息酌提应用。仰该保正、里

长协同局绅认真查何庙、何会、何行市每年进

项若干，余款若干，尽数提作学堂经费，以资兴

办。晓谕通知。@

所有的寺庙经团保调查都造册在案，认提五

成，惟有佛园寺仅租谷五石，在尼僧隆印哀求下，局

绅怜其身世命蹇，田租过少，准其仅提四成。@实际

上，按五成逐庙提拨的方式对于不少寺僧的生计确

实造成了影响。一些仅够焚献的小庙一旦被提走

一半的庙产，僧人可能真有衣食之忧。

前引周翔凤同知的札文说得很清楚，叙永厅办

学不仅要提拨寺院之产，还涉及地方公庙、神会、各

行各市等民间商业、手工业组织的积款。事实也的

确如此，一所初等小学堂的设立和常年维持经费，

至少要抽提学堂四邻几座寺庙及其他地方民间社

会组织的“公产”。如水尾场江门公立初等小学堂

的账目显示，该学堂所提之款涉及寺院、地方公庙、

神会等二十多家。@

明清地方办理各种公益活动，在财产管理和收

入支出都有既定的做法，在轮值、账簿、管理等方面

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程序。@而提拨庙产兴学与

以往举办公益存在着相当不同的理念，士绅提取庙

产时在征收、管理等许多方面处于混乱状态，如叙

永厅同知在札饬中说的：

提拔各庙租谷，经前署府札派各屯各里绅

粮就近经收，择地存储，售银缴局。实心任事

者固多，而任意拖欠者亦复不少。或称佃户未

清，缴半欠半；或称年岁不熟，全年未缴分厘。

借故推延，希图握银渔利。连年积欠约计三千

余金。叠次签追，各该绅视为具文，仍自搪抵，

殊属有碍学费。兹特选派收支局员，随带收支

账簿，驰赴各屯各里，查明各该绅积欠有无握

银渔利等弊，连年新报谷价，是否相符。∞

可知由于管理程序的混乱，该地绅士提取庙产

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漏洞，如侵吞、欠缴、拒缴等

“化公为私”的弊端。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不是被

提者庙会方面的积欠，而是从事提产的士绅在提收

后“择地存储，售银缴局”过程中的有意积欠，以“握

银渔利”。这一现象说明，地方所抽取的庙产并不

等同于实际筹集的办学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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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提产到认佃

到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叙永厅设中学堂一

所，@官立两等小学两堂、初等六堂。公立初等小

学堂十二堂，私立两等小学堂两堂。初等私立小学

堂四堂，师范传习所已招生20人，聘举人周百川任

教习。全厅派往日本学习1人(官派)，每年由收支

局开支银260两。该厅尚未立师范学堂，从光绪二

十八年(1902)到光绪三十年(1904)间共派往省城、

叙府、泸州学习师范者7人，已毕业返乡任教者4

人，尚有3人继续学习。根据议案，叙永厅从光绪

二十九年初(1902)，开始按五成计算对境内58座

寺观提拨庙产，每年提款二千多串。加之所提的地

方公庙、神会产业，庙产在叙永厅筹措的新式学堂

的开办与常年经费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

学堂的常年经费是否稳定与寺院庙会等是否拖欠、

抗缴有着直接关系。各寺院虽然遵地方官示谕造

册和具结，但在地方学堂建立起来后，团保或学董

提产时常遇到僧人的抗缴和拖欠。而这并不是一

校的情形，每个学堂都面临着寺院、庙会拖欠、抗缴

的问题。这类拖欠、抗缴问题往往是互相影响，一

所寺庙违背议案抗缴，常引起其他寺庙的效尤，使

学堂经费陷入困境。这种时候只有禀告地方，以借

助地方行政权威的力量解决问题。但是，一般说

来，地方判决稍迟缓，学堂就可能因经费困难而不

能支付教师薪金而告停。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谕禁止捐及方外的消

息传到叙永厅，同年秋叙永厅已造册认缴的寺庙在

该地两个最大的寺庙真武山和普照寺带领下纷纷

拒缴已认之款。一局绅在呈文中说：“真武山、普照

寺两处藉此为口实，抗提庙租，已提定之各庙租石

及请醮会款项，殊有摇动之势，蚁穴溃陧，危险实

甚。”局绅呈请“提讯该寺住持僧隆映交出，讵容复

肆把持”，防止其他寺庙效尤，“此而纠葛不清，必兹

讼蔓”。@学董何玉清在禀文中说：“各庙提拨租谷藐

抗不缴，牵制各佃，亦抗估玩延。筹定百余钏之款，

势必终归无形消灭。”o水尾场团保也在报告中说：

“该场僧等有意抗违，屡追不缴，若不恳请查案，饬僧

交佃认缴，年年狡赖，终归乌有。”o面对庙僧的抗

缴。收支局总收支韦经在呈地方官的禀文中说：

禄素宫等庙，藐抗不遵，自系实在情形。

惟念筹款艰难，提拔庙会，实化无益为有益，各

区业经照办。若听其该庙等藐抗不遵，学费更

无从挹注，它庙亦藉为效尤。据情牍呈公祖签

饬，迅将庙款按照核准提拨数目逐款交出，如

抗缴，传案究追。@

要求地方官传案追究抗缴的寺庙。不久，叙永

厅地方官示谕通邑，严禁寺僧抗缴已认之庙产，并

派差传讯真武山、普照寺两庙之主持僧，锁押定水

寺僧玉林等拒缴僧人，@使叙永厅集体抗缴的风潮

逐渐平息。但每年叙永厅仍有数目不等的寺庙拒

缴、拖欠等，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8月，兴隆寺公

立初等小学堂学董武文海报告说：“观音寺、永福寺

等僧、佃等任情狡拒，势所必然，而兴学提租，亦因

筹费维艰，不得已之办法，且核提五层，所余实多，

尚非颗粒不留可比。”他开具了所调查到的寺庙各

佃顶银数表，要求视学函牍地方官派差催提。其表

如下：

武氏最后在报告中表示了对各寺抗租的无可

奈何：“伊等抗估不提，纷纷动摇，故学董一职，仍请

另举贤能接办，以期推行而免中止。”@实际上，这

些在地方官面前认定立案的寺庙的抗缴和拖欠，往

往会造成学董自己赔垫。因此，学董确有自己的难

处，请辞并非虚言。各寺庙抗缴、拖欠的理由和借

口各有不同，其中较多的是以年岁欠收，佃户未缴

清为借口。叙永厅地方官曾多次出示晓谕，严禁认

提造册的寺庙、公庙或会、行抗缴、拖欠，并根据基

层学绅的禀文，发出传票和派差追缴，迫使抗缴的

僧人或会首就范，使各处的学堂款项有着，能正常

运转。虽然如此，寺庙的抗缴和拖欠及讼争仍不断

出现，常影响到学堂的正常运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学堂学董皆提出为稳定

学堂常年运作经费，要求把寺庙认提的田产提归学

堂，佃户也转学堂投佃。如永宁县劝学所在一份呈

地方官的呈文中说：

据学董张佑鸿报告声称，前奉主札谕抽提

庙产，未经划拨，寺庙拖欠，以致上年薪倚每延

至下年始付，且有经教员报告劝学所，特开谈

判，作为账收者，殊不成事体。兹该学董等单

开该抽拔之款未加稳项，提入学堂投佃，租谷

由学堂照收。似此划拨清楚，将来薪倚一切，

必无拖欠之虑。该学董等办事亦不至于棘手，

理合据情详请。@

王承彦、傅成瑞等学董也在致叙永厅劝学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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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信中说：

前奉州主札谕，抽提寺院会馆私会以作学

堂经费，奉札之下，董等即会同局绅与各庙议

妥。殊伊等各存私见，阳奉阴违，不以破坏搪

抵，则以奸狡之佃塞责。以致去岁之派款至今

未足，教员之柬倚，尚未付清，以及纸张、官报，

无一付给清楚。推原其故，未始非由于不实行

提产者之弊也。董等再四筹思，若不实事求

是，则岁复一岁，仍不免积欠之虞。且恐自此

以往，加顶当卖，将有提之无可提者。其焉得

望学堂之有进步，而人材之克振兴也。为此具

实缕陈，希即转详判主，照董所开各寺庙、私

会，提入学堂投佃。庶经费无匮乏之忧，而学

堂有成效之望。@

为防止寺僧的抗缴、拖欠，叙永厅劝学所成立

后，开始实行提佃、认租的方式提庙产，将寺院议缴

认缴之产提入学堂投佃。将寺庙田产提入学堂投

佃，学堂就成了佃户的新主人，学董成了管家。这

在稳定学堂的常年经费方面无疑有重要作用，但寺

院僧人一般不愿将田产、佃户划入学堂的名下，在

转佃和提佃问题上常与学董发生冲突。因为提款

之举在僧人看来是国家兴学暂时困难，向寺院借

产，将来还可能有停止的一天，田产的产权仍属寺

院。而一旦将田产提走，让佃户转向学堂投佃，就

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了这部分寺产。因此，在僧人

的指使下，一些佃户拒绝换佃。另外，寺庙与佃户

的关系往往在几代人以上，彼此之间已习惯。突然

让一些佃户转投学堂，与学董之间建立一种租佃关

系，一些佃户并不愿意。于是发生了抗佃，不愿到

学堂投佃之事。这种时候地方官多据学绅的禀文，

派差或交保锁押佃户，迫其认租、认佃。有的寺僧

也为佃户缠讼而奔走，如佛园寺佃户王松廷拒绝转

佃，被差人锁押，该寺尼僧隆印在禀文中说：“小尼

不忍坐视，特沿途化食，赴城质证，代予诉冤。”@叙

永厅因此示谕通邑，严禁寺僧抗缴已认之庙产，@

并派差传讯、锁押主持僧及抗拒投佃的佃户。在地

方官的干涉下，叙永厅部分租佃寺庙产业的佃户与

各区劝学员或学堂的学董建立了新的租佃关系，但

整个而言，清末叙永厅僧人、佃户抗拒把庙产提入

学堂投佃的争讼一直未平息。

三、由调查到清查

1906年4月，学部奏请裁撤学政改设直省提

学使司，并着眼于“地方官应办之学务，统系不定则

推诿恒多，权限不明则侵轶可虑⋯⋯尤重在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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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与地方行政之机关各有考成”的考虑，规定各厅

州县均设劝学所，划定区域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

广普通教育。@之后，学部奏准颁行《各省学务详细

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和《劝学所章程》。该部在进

呈奏折中提出，“兴学之道期于普及，而各省幅员辽

阔，风气不齐，全赖办事官绅通力合作，广施诱掖劝

导之方，徐收画一整齐之效”。今“就各省现在办学

情形，参以东西各国地方兴学制度，凡提学使司以

下人员，厘定职司，提挈纲领，分晰科目，以专责成；

合官绅而筹任使，尤重在教育行政与地方行政之机

关各有考成，不相扦格，期于实力奉行，徐图推广”。

按照《劝学所章程》的规定，“各厅州县应于本城择

地特设公所一处，为全境学务之总汇，即名日某处

劝学所。”劝学所以厅、州、县之“地方官为监督，设

总董一员，综核各区之事务。每区设劝学员一人，

任一学区内劝学责。总董由县视学兼充，劝学员由

总董选择本区土著之绅衿品行端正、夙能留心学务

者，禀请地方官札派”。推广学务为劝学员最首要

任务，而劝学员成绩优劣则以办了多少学堂招收多

少学生的数目而定。@地方劝学所的成立和劝学员

的设立，使清王朝把教育行政深入到地方及乡间社

会，加强了地方教育的统筹和管理；同时，也促进了

地方新式教育的推行和发展，使乡村公立小学堂的

数目迅速增加。o

叙永厅于光绪三十三年(1906)设立劝学所，其

“设立宗旨端在推广小学、求教育之普及，与他项局

所划然有别”@。叙永厅分为九个学区，每区设劝

学员一人，负责推广学务和调查学款。叙永厅劝学

所设立后，遵照“以分区筹款与兴学宣讲为办法大

纲”，办学士绅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也促使了地方新

式教育的推行和发展，使乡村公立小学堂的数目迅

速增加。如叙永厅视学致觉洪寺、龙君庙学董的信

中说：“府尊发有牌示，到该处张贴，开堂刻不容缓。

贵学董等希即飞速遵札筹办，赶于本年七月内开堂，

勿稽迟，是为祷。”@从“刻不容缓”“飞速”这样的遣词

造句里，不难感受到地方官和视学对速度和数量的

追求。对叙永厅这样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地区来

说，必然会带来经费筹措方面的难题。随着分区办

学和筹款方针的确定，学区与学区、村与村之间，开

始强化主体利益、旧有学款的再次分配。如叙永厅

一位乡间学董朱屏周在致视学的信中说：

自光绪卅年协众同办留耕学堂，迄今六载

年限。所有历年款费，除提捐两项常谷一百一

十石余外，概赖地方绅粮筹捐资补不足，始能

置造完善，教育得人。倘仅以岁入常款囿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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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则学优之士非厚聘不至，地方学堂何能起

色?地方何日文明?故本堂虽于叙江两校各

申送学生十名，皆由历年不吝重金，妥延教员

之效。然非另能筹款，总见支绌。乃今敝堂四

里许新增学堂三所，均皆争筹款费，以致敞堂

措办无处。使各堂果能自始克终，同为地方作

育人才，向通雅化，又何彼此之分。如下马台、

四望山，均有常租数千石作底，姑置不论。彼

塔山寺则升合分毫俱无。校长仓吏喻国襄不

量始终，徒为妒嫉，将本方孟兰会、午王会、观

音会及各种现款会底，概行收尽用完。暨今伊

校伙食不济，停止已经月余，尚在朦争。劝学

员以学堂愈多愈善，亦不量其能否成立，极力

维持，将来终于堕坏，丧尽教名，大有关碍敝堂

人、财之路。似此搜耗款费妄动不思办成，则

徒市虚声，不成，则脱身无过。鬼磷萤火，搅绕

一切，未免不服地方。是以不得不为我先生密

陈本境确实情形，俾先生身处城垣，得真远地

影响，便以后地方禀办学堂，务饬伊能期成立，

始行举办，否徒虚耗款费，罪议赔偿，庶寒宵小

之意心，塞许多争竞之路。

留耕场在该地相对来说较为富庶，而学董朱屏

周亦属热心任事的士绅，在当地颇有人望。该地原

只有此一学堂，经费尚能勉强维持，但学堂周围一

下冒出三所新学堂，经费来源却无增长，自然直接

威胁到留耕场初等小学堂的办学质量。

随着学堂的增设，资金来源成了更严重的问

题。大家争相报告自己学堂已立，要将庙产提入自

己办的或正准备办的学堂中投佃，寺庙财产成了社

区办理学务的士绅争夺的对象，一些地方发生了争

庙产纠纷。如叙永“天生桥学董李世清等彼此竞

争，视学以众喙纷腾，莫衷一是，嘱由劝学员于会云

据实查覆核”。调查的结果发现，张藻堂充当学董

之学堂认定之庙产为李世清所提，又未投佃，劝学

员以为“应拨还该堂，以息扰累”。@西三区万安寺

学堂学董文生胡学林也在报告里说：“生寺原古刹

也，其庙业半系插占，半系舍施，用是颇称富饶焉。

自光绪甲辰，札谕与学，远近两场皆争提款，或钱或

谷。独本庙学堂捐款不敷，迭与住持称讼，案经数

载，未获定夺。”@这种彼此之间的竞争，造成一些

地方的公立初等小学质量下降，甚至处于兴灭无常

的状态。@

事实上，在1906年《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颁

布后，争庙产办学绝不是个别现象。因各地都实行

分区办学，而过去所办的初等小学堂认提的寺院、

庙会公产往往横跨几区，这引发了其他学区士绅本

位主义的想法，即将过往已认之款收回自办学堂。

由于乡村公立小学堂数量的增加，各学区劝学员和

学董都感受到筹措开办和常年经费的困难，希望酌

量各区情形，增加办学经费。如西关区产柑子，西

关外学堂学董赵成壁在报告中说：“学务初兴，在在

需款”，“拟就本区植物，售数抽捐，议定每柑一挑抽

钞一百文，柑户即照市价，一挑涨钞一百文，此项钞

文出自食柑之家，于柑户实毫所损”。视学批“办法

尚妥”@。而有的学区则开始向富绅和一般粮户征

收学捐，一些劝学员、学董则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寺

院之产，他们认为新学堂开办之初团保仅根据寺庙

方所报数目提拨庙产，其中有许多不实之处，希望

对此进行清查。如中区东关外初等公小学堂学董

文生何绍银、武润之报告：“前查中区各庙庙租虽曾

折半提拨，然当Et提拨仅经各该团保查报，原收石

数粘折半照提，多不实不尽之处。”他说，一些古庙

地租均“系当日短提”，可再提古庙地租，只要“为之

酌留香灯衣单焚献之用，于该僧实无所损”。@又

如：“西三屯段拟增设学堂，段内并无场市，亦无积

款，凡办学莫先于筹款，是特邀集该处劝学员学董

等再三筹议，竞无他款可筹，惟南坛寺庙有林树裕

款可提。”@在学董和劝学员的催促下，宣统元年该

厅劝学所决定清查过去抽提寺院之产。视学在致

地方呈文中说：“过去抽提系五成计算，各庙所收租

谷数又系该管团保查报，多有短报、漏提之处。”使

“僧人坐拥苍箱，籍资挥霍”。“现在办理新政在在

需款，拟请公祖札饬各寺庙、各团保，从旁秘密调

查。如果当日短报、漏提，即奉请补提，作为资助教

育，化私为公，似无不可”。@叙永厅劝学所这个呈

文不仅与上谕相违，同时也与四川I总督札饬筹提庙

款的政策相抵触。

上谕禁止捐及方外旨下后，四川I总督曾“剀切

晓谕，凡有奉旨以前，寺僧自置产业，一律永加保

护，不准苛派”。o随后四川I总督又通饬各属：筹办

学堂经费提拨之款虽以庙业居一，但应“区别贫富，

体察肥瘠，量其力之所能，按成分等”酌取。尤其要

防止地方“约保吏胥，颠倒是非，肆意敲吸。总以不

烦扰，不偏枯为主”。@叙永厅劝学所的呈文显然已

越过了总督的批文，而这一呈文却为叙永厅所批

准，并札饬地方：“学务事项，注重调查。”要各地根

据劝学所的呈请，责成各学区劝学员和团总，清查

过去“应提未提之庙产，一律抽提，具认不得违抗。

责成保甲，切实查明：庙有常业若干；产尚在庙，抑

或出当；如已外当，即查明业系若干，应提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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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实寺院财产的确实数量是十分困难的事，

故提拨庙产极易引起纷争。这里有一份叙永厅南

一学区的清查报告。通过这一报告不难感受到在

清查和增提庙产过程中学绅与僧人间的紧张关系。

南一学区学绅致视学信中写道：

缘去岁府尊杨札派江国珍、于会云查南一

学区各庙租石，已经查明禀覆。举职充任经收

本区内落卜堡、桑家坝各庙租石，照大坝章程，

提抽办理。应举得协同该区劝学员黄平，前往

分别查提。除落卜堡段内之兴隆山、桑家坝段

内之兴隆山业已遵提交契外，尚有近城定水寺

有庙租三十余石，其地方系在本区桑家坝段

内，应归本区学堂提拨。同劝学员黄平往返三

次，传该寺僧能泽，抗不到场，反潜辕朦禀，称

伊庙租仅九十余石，经中学提外，只剩四十三

石等语。查该寺庙租除前中学提拨四十六石

零三斗外，现尚收租八十余石，即以桑家坝段

内之三十余石，拨入南一学区办学，尚余租四

十余石，足敷寺中每年焚献衣单及祭祀税捐等

之用，于该寺每年支销毫无所损益。昔年中学

堂提拔时，该寺实收租一百二十余石，隐匿三

十余石未报，是以今日提拨该寺桑家坝庙租，

该僧辄藉中学已提拔一半为例，坚称该寺现剩

四十三石，朦禀巧避。窃提拔庙租以作学堂经

费，原为新办学堂计，然使徒有益于学务，而不

免有损于寺僧，职亦何忍出此。惟是再三查

明，该寺自来实收租一百二十余石，今以桑家

坝内之三十余石，提入南一学区办学，实尚收

四十余石，尽敷该寺每年一切用度，原非苛刻

提拔也。此定水寺朦禀之实在情形也。时

与田租不同，和尚做法事及香客捐赠的随喜功

德钱与借贷方面的经济行为，是很难估算的。所

以，从其他地区清代劝学所档案里可以见到，提拨

庙产只限于寺院的固有资产田租和寺庙树木。而

叙永厅的劝学员、学董、团保则试图进行全面的清

查和计算。@这既反映出边远地区在执行政策时出

现的偏差，也提示出该地的贫困和筹集办学资金的

困难。除了清查寺庙隐匿、漏报、短报的证据外，劝

学员、学董、团保也关注一些寺庙是否存在着借贷

“大利盘剥”的行为。@如叙永厅东关的普照寺一直

在本地从事商贸生意和放贷，当团总前来调查时，

该寺主持隆宪称该寺“年年亏欠，有焚献不足之

虑”。往年维修庙宇，曾“在欧子钦处贷银二百两，

利租六石”，并出示了凭据，证明寺院由债权人变成

了债务人。但据学董调查，该庙前确培修，然“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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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九年乡人等捐款助成”，并无借项。学董在报告

中说：“去腊东关外学堂，提议拨抽庙租，该僧隆宪、

隆映预为地步，遂称观音阁培修庙宇，伊在欧子钦

处代借银两百两，利租六石。学董询明子钦，据言

伊与隆映借银数百两，因此感情，支伊承认。据此，

则隆映、隆宪之欠账利租，显系弊弄也。”@附生贺

炯的报告提到：“至奉普法寺、万寿寺俩僧以大利盘

剥，积金千万，一以该寺拆租银两，纳与胥家。”@又

如团总胡远烈报告上说：“四面私访，未得端倪，问

之邻近，且多影响之谈，无确实证据。”@另外，清查

还包括庙僧是否犯有山规淫戒，

叙永厅劝学所规定：“庙僧曾犯有淫戒者皆

提。”视学要求寺庙“邻围之团保，从旁秘密调

查”o。劝学员李湘春在调查报告中说：“据奉真武

山僧人元真，少年无赖，淫心素炽，被控累累，有案

可查。”@有的调查甚至涉及到十分久远的事，光绪

十年(1887)一位颜姓妇女在“九鼎山寺附近夜间被

抢，当时因伤身故”。这件杀人案件当时未被侦破，

学董和团保此时想起了这件二十年前的无头案，九

鼎山寺的僧人成为了怀疑和调查对象。团保在奉

覆中说：“查九鼎山庙产业，丰饶者多⋯⋯颜氏族又

无人，无从下手查办。”@报告明确提示出查旧案的

目的和兴趣源于九鼎山丰饶的庙产。由于和尚犯有

淫戒会被逐出佛门削去僧籍，一些和尚风闻调查便

弃庙而逃。劝学员易启聪在报告中写道：“会同团保

李有成查各庙所犯一切，据李有成查覆言称，区内之

厚安寺、南坛寺、宝莲寺、定水寺各庙产业果系丰饶，

风闻调查，内中不法者早已远飚。”o清代僧人犯“淫

戒”不守法规，处以没籍，而清末兴学时常处以没收

寺庙财产。章太炎曾抗议此举说：

僧徒作奸，自有刑宪。爱II爰l书论罪，事

在一人。所住招提，本非彼僧私产，何当株连

蔓引，罪及屋乌?必若全寺皆污，宜令有司驱

遣。所存旷刹，犹当别请住持。今则缘彼罪

愆，利其土地。夫处分赃吏，但有籍其家资，未

闻毁其官署。佛寺既非私有，比例可知。蹊田

夺牛，依何典法?@

章太炎的抗议，提示出类似行为在他省也较明

显。叙永厅“庙产兴学”虽仅是个案，但非常具体地

展现了清末四川庙产兴学运动的地方运作情形，不

论这一个案与其他地方的运作具有多大的同一性

或歧异性，都会深化我们对清末四川庙产兴学的

认识。

四、结 语

清末庙产兴学运动涉及近代社会变迁的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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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它的重要性及社会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但

既存研究直接以清末地方庙产兴学发生的史事和

运作过程进行的专门研究仍未见到。正是由于基

层研究的不足，我们至今仍很难确切了解清季这场

运动的具体细节及其区域多歧性。清季庙产兴学

没受到应有重视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大量记录着运

作过程的地方档案和相关文献基本上未被使用。

四川省宜宾市档案馆保存了较为完整的清末叙永

厅地方学务档案，为我们在庙产兴学问题上作区域

性的微观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可能。

传统的地方教育经费筹集系统主要是一个由

民间士绅控制管理的松散系统，近代举办教育，国

家财政无法支付地方兴学，清政府解决这一困境的

办法是地方自筹经费，以各地之财供地方兴学之

用，其中包括征用传统宗教资产，解决地方筹资困

难、财力不足的问题。但在清末，庙产兴学的政策

方针的制定和推行尚处于初始阶段，对实际的筹措

方式、比例等细则并没有明文规定。事实上，提取

地方公产兴学对政府来说只是一个大的方向，既然

以地方之产办地方之事，权责也都基本属于地方。

因此，清政府制定的庙产兴学政策方针在地方的实

践运作过程便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性。

叙永厅从光绪二十九年(1902)初，开始按五成

计算对境内58座寺观提拨庙产，每年提款2千多

串@。从理论上说，1902—1911年应提拨庙产2万

多串用于学务。但提拨的庙产并不等于用于学堂

之款。提取庙产虽然经过办学士绅议定，地方官的

批准，实际上，与僧人议定的庙产提成是不大稳定

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各学堂学董皆提出为稳定

学堂常年运作经费，要求把寺庙认提的田产提归学

堂，佃户也转学堂投佃。在地方官的干涉下，叙永

厅部分租佃寺庙产业的佃户与各区劝学员或学堂

的学董建立了新的租佃关系。1905年，清廷颁发

保护寺庙产业的上谕，对庙产兴学做出明确表态；各

省督抚对上谕的含义作了不同解释。@而地方官绅

多自行其事，提拨方外寺院产业办理地方学务的活

动并未因此被遏制和减弱。光绪三十三年(1906)劝

学所设立，促进了地方新式教育的推行和发展，使乡

村公立小学堂的数目迅速增加，也带来经费筹措方

面的难题。为了增加办学经费，学绅对寺院僧人隐

匿、漏报和拖欠的庙产进行了调查和清查。而僧人

及各类庙会被迫分割出自己的资产以兴学，自未必

积极。在这种情况下，学董只能借助官府的权威，派

差锁押、拘传僧人，迫使其补缴所应交之学款。结

果，叙永厅提拨庙产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地方官、办

学员绅与僧人不断对抗和讼争的过程。

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极为复杂，清末“庙产兴学”

的情形更是纷繁杂乱。对叙永厅的个案研究，只是

展现了清末四川“庙产兴学”整个运动浮于大海的

冰山之一角，多闻阙疑，对其他区域不宜作过多的

推断。但从各州、县的学务档案中，可以见到僧徒

作奸没收庙产，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情形。而前引

章太炎的抗议，更说明类似行为在他省也较明显，

恐怕是个具有全国普遍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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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ducational Funds Raised from the Temples Land Property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Local Operation

Taking Xuyo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s A Case

Xu Yu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

Abstract：Starting from 1902，the Xuyong county government collected 50％of the reve—

nues from 58 local temples in the area，over 2000 Chu’an annually．The sum of money

to be collected was proposed by the local school management and approv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but the actual amount of collection that they decided on after ne—

gotiations with the monks varied from year to year．To ensure a regular amount that

could be collected for the schooI running．the school board directors of all the schools

demanded that the land property levied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schools and that the

tenants turn to them for renting the land accordingly．In 1 906，the Bureau of Education

was established，the soaring number of the public schools appeared，which was followed

by the difficulties in fund raising for the schools．To increase the school funding，the 10一

cal gentry overseeing the school running started an investigation over the monks’ques—

tionable practices，such as the hiding，defaulting and missing reports of the revenues

from the land．Since the monks and the temples were unwilling to share part of their as—

sets to support the school running，the school board directors resorted to the local gov—

ernment，who had the right to arrest the monks and to force them tO pay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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